迪士尼不是工人的好夢

集思

香港的迪士尼樂園內共設有十二間商店，出售多達五千種迪士尼商品，讓遊客在玩樂之餘，可以瘋狂購物。有研究指出，迪士尼每每利用主題樂園的基本設計，巧妙地引導遊客進入商店及攤位內；樂園設施的配置，助長了遊客想購物的感覺。在樂園內，消費成了歡樂與夢想的其中一個組成部份，令遊客置身其中，不得不購物。說到底，迪士尼不只是一個樂園，更是一個龐大的消費集團。迪士尼的產品早已滲入消費者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任何數得出的物品，包括衣服、玩具、鞋襪、裝飾擺設、廚房用具等等，無一不發現迪士尼卡通人物的縱影。迪士尼陪伴著我們成長，為不少人帶來了夢想與美好的回憶，很多人都相信，它就是歡笑與夢幻的化身。但你有沒有想過，這些帶給我們歡樂的產品是從何而來？又是否每一個人都能在迪士尼內找到夢想與美好的回憶呢？

迪士尼消費產品的生產模式

在迪士尼歡笑的背後，正是不斷擴展的商業王國。除了主題公園與渡假村、媒體網絡、影音娛樂產品外，迪士尼亦將旗下受歡迎的卡通人物自行製成各種消費產品，或將品牌授權給其他公司生產，再根據商品的總金額或零售單價，抽取比例不定的權利金。而自一九八七年以來，迪士尼更開辦迪士尼商店銷售本身的產品，然後又利用特許經營的方式，擴大商店數量。直至一九九九年年底，轉眼間全球已有七百多間迪士尼商店及無數的專櫃。在全球化的推動下，迪士尼的下一步計劃是攻陷中國大陸的市場。現時，迪士尼的消費產品已進入中國五至十個城市，擁有八十多家授權經銷商及一千一百多個專櫃。根據華特迪士尼（上海）有限公司負責人所言，在未來三、五年內，迪士尼將授權更多製造商，進入更多中國城市去，目標是將迪士尼的產品擴展至五十至一百個內地城市。可以預計，日後在中國內地，將有更多人被迪士尼的產品俘虜，它的影響力實在不容忽視。

迪士尼沒有自己的工廠，像其他跨國企業一樣，它通常自己設計產品，然後授權承包商進行實際的生產。在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Forbes）推出的「虛構形象富豪榜」上，二○○三年最能掙錢的「卡通富翁」是米奇老鼠及它的朋友們，共賺到五十八億美元。第二位亦是屬於迪士尼公司旗下的小熊維尼和它的朋友們，共賺到五十六億美元。迪士尼的產品動輒數十元，甚至幾百至千多元，利潤豐厚，與負責製作的工人所得的微薄工資形成強烈的對比。負責產品製造的工廠大部分位於中國大陸、越南、印尼等發展中國家。這些地區勞動人口高、工資極度低廉，工人的權益已一直備受剝削，迪士尼等跨國企業的加入，更加助長了這種剝削情況。

雖然在全球各地消費者運動的壓力下，一些國際知名運動品牌如Nike、Adidas、Reebok，於前兩年已陸續公布了它們所屬的工廠名冊與地址，令外界更易對有關工廠的基層勞工情況作出監督。但可惜，迪士尼卻一直拒絕公佈詳情。從美國紐約的國家勞工委員會（National Labour Committee）早幾年的資料中可以見到，迪士尼在全球至少擁有七千八百個承包商，其中包括三千八百個獲授權的獨立生產商、二千個由授權商轉包的製造商，以及二千個與迪士尼直接簽訂合同的製造商。這些承包商背後都有數間工廠在為他們生產，故此保守估計全球有數以萬計的工廠在為迪士尼生產產品。

迪士尼的血汗工場

一直以來，不少迪士尼的外判工廠都被外界稱為「血汗工場」，很多工人連應有的最基本權利都被褫奪。國家勞工委員會在一九九六年曾揭露，在緬甸為迪士尼生產成衣的製衣廠是與軍人獨裁政權聯合經營的。另外，迪士尼在海地的製衣廠亦嚴重侵犯工人的權益，例如：工人的工資不夠一個家庭一天的伙食開銷，缺乏醫療保障、有薪病假，欲了解自己權利的工人均遭解僱等等。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在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地的勞工團體、消費者組織、宗教團體和學生組織的壓力下，迪士尼公司才宣佈其承包商已停止將產品外判給緬甸的工廠生產，並表示會派遣公司代表到海地視察其承包商在當地工廠的工人狀況。幾年以來，類似的剝削情況依然廣泛存在。

今年五月，越南一間為迪士尼及麥當勞生產玩具的港資玩具廠，有逾萬名工人罷工，原因是不滿每日工作時間長達十四小時，又沒有超時補薪，且經常被僱主以粗口羞辱。另外，在與我們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根據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在二○○二年和二○○四年，以及「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及「獵奇行動」（Disney Hunter）於今年五至七月期間的調查，為迪士尼生產產品的工人每天工作達到十至十三多個小時，每星期休息一天，有些工廠在旺季時更連一天的休息時間都沒有，嚴重違反了法律規定的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時及每月加班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的要求。此外，工人的工資遠低於當地的最低工資要求（例如：東莞法定的最低工資是每個月五百七十四元或每小時三點四三元人民幣），有些工人每小時只得人民幣二點五元，甚至只有人民幣一點六至一點九元。

調查同時發現，一些工廠表面上做出姿態要增加工人的工資，以符合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但卻要求工人的工作量提高，工人的狀況實際上更加惡劣。有些工廠更不合理地定下每日須完成的工作數量，工人若不能達到指標，便需要被迫「義務」加班完成或被扣減工資。在為迪士尼印製書刊、文具和包裝紙盒的工廠中，更長期存在著嚴重的工傷問題，很多工人被壓傷，甚至壓斷手指和手掌。導致意外頻生的原因除了是機械款式過舊及壞了沒有修理外，亦與廠方沒有給予工人適當的培訓，以及工人工作量過高，加班時間太長，以致無法集中精神工作有關。

生產行為守則未被落實執行

針對外界對血汗工場的指罵及歐美各國的反迪士尼運動，迪士尼公司於一九九六年訂定了一份生產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向公眾承諾會改善工人的權益。根據守則的內容，所有生產迪士尼產品的工人，不管是屬於供應商或任何分判商，都受到這份守則的保障。生產商若要得到迪士尼的訂單，就必須履行守則的內容。換言之，雖然這些工廠的工人不是直接受僱於迪士尼公司，迪士尼亦承諾對他們的權益作出保障。然而，上述的剝削情況已反映出，這份推行了將近十年的行為守則，明顯未被落實執行。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及「獵奇行動」的調查亦發現，工廠運用各種手段，應付迪士尼的查廠行動，包括：製造虛假的合同和工資工時紀錄；命令工人不要向迪士尼查廠人員說出實情；命令工人背誦標準答案以應對查廠人員，依答案作答的工人有獎賞，答不好的則會受到處罰；命令不願合作的工人在巡查人員來查廠時放假或留在宿舍等等。

可見訂立生產行為守則只是第一步，如何確保落實執行才是關鍵所在。這些工廠的無良行為固然應受到譴責，但迪士尼公司亦不能迴避責任的。過去，當一些民間團體揭發出血汗工場的情況，並要求迪士尼介入處理時，迪士尼一直都拒絕對民間團體的訴求作出回應。而對一些被點名為血汗工廠的廠商，它採取的一種做法是腰斬訂單，停止繼續授權生產，而不是研究如何使到生產行為守則得到落實。雖然迪士尼向外聲稱這是落實生產行為守則，尊重工人的權益，但實際上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行為，且完全置工人的死活於不顧，因為終止訂單後，工人的工作環境不單未有改善，連他們的生計亦頓失。

況且，迪士尼取消這間工廠的訂單後，根本不愁沒有合作的廠家，它輕易地就可以找到第二間工廠接訂單，在這些工廠繼續剝削工人直到又再被揭發劣行為止，行為守則沒有完全發揮保護傘作用的問題依然未有解決。其實，迪士尼是有能力去做得更好。例如：迪士尼可以仿傚其他國際品牌公司般公佈廠商名冊，增加其產品生產及供應鏈的透明度，讓消費者及公眾可以參與監察，更可以與具公信力的民間團體合作，培訓工人去參與監督工廠守法，而不是採用一刀切的取消訂單手法。另外，負責訂單的迪士尼採購人員，亦可以通過評估工廠的報價、生產起貨期、生產能力和工人人數，而估算會否有違法及壓榨工人權利的情況。

以二百三十億換來十萬職位

國內的工人在迪士尼一些血汗工場內歷盡噩夢，究竟香港本地的勞工又能否從樂園的興建中得到好處？迪士尼曾誇口樂園將為香港帶來十多萬個職位，當中包括基建及建造工程職位。今年啟用後直接創造的有一萬八千個，而及後二十年，預期可增加至三萬五千多個。但不要忘記這是政府以二百三十多億的投資代價換來的，若政府將這巨大投資放在其他行業，所產生的工作職位相信亦不會少。

根據外國迪士尼樂園的經驗，迪士尼所提供的多是一些低工資和不穩定的工作。在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時共需聘請五千多名員工，今年四月，迪士尼已在互聯網上展開了一次大型的招聘活動，總數共三千多名。大部分職位的起薪點由九千元起，即使是毋須經驗的清潔工，薪金同樣由九千元後，但申請人需通曉廣東話、英文及普通話。而負責每天收集及洗燙戲服的服裝分發員等，由於不用具備特定經驗及語言要求，亦毋須面對顧客，故薪酬低於九千元。有人力資源顧問公司表示，九千元是高於市場水平的清潔工薪酬，但由於迪士尼對清潔工有三語的要求，現職的清潔工多屬基層人士，部份人甚至連廣東話都說得不好，更遑論英話。而且，迪士尼規定申請人須透過互聯網申請職位，明顯地為招聘設下了技能篩選關卡，篩選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而又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可以見到，迪士尼的招聘對現時急需工作的低學歷中年人士，幫助其實不太大。而對那些毋須具備特定要求的職工，起薪點最低職位月入介乎六至八千多元，但工人要負擔昂貴的交通費用及時間成本，在七除八扣後，工資其實亦不算多。

迪士尼非人性化的管理方式
另一方面，迪士尼對於員工近乎全然的掌控、非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亦為人所詬病。迪士尼自設大學，教導員工標準的應對和態度，在工作時，這些員工不可偏離台詞，還要機動化地維持一個標準的笑容。除了標準的對答外，迪士尼還嚴格地規定員工的打扮、行為等。那些穿著迪士尼人物服裝的員工，更永遠不被允許在遊客面前脫去人物造形的頭套，甚至在員工覺得生病或失去意識也不行。他們一定要一直穿著這些又熱又重的人物服裝，這些服裝常常令到穿著的員工感到不舒服或是昏倒。難怪外國一些迪士尼樂園的員工都表示，最初他們夢想一輩子在主題樂園內工作，但很快地他們發現這個魔術王國的魅力是被虛構出來的。

香港迪士尼樂園的職工在獲聘後亦會獲發一份「迪士尼打扮手冊」，當中仔細列出對演藝人員由頭至腳的打扮規定，如男性不可梳如藝人謝霆鋒的掩半面髮型、不可留「羊咩鬚」及「絡腮鬍」，鬍子款式也有限制；女職員塗指甲的顏色也要規管，不可是黑、金或銀色，時下流行的花甲更一律禁絕。

迪士尼現才在開幕之初，究竟本地勞工所受到的實際對待如何，現在仍難以作出全面的評價，故有賴我們每一個人，日後繼續作出監察。我們不介意迪士尼賺取利潤，只是它應該歸還每一個勞動階層應有的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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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詞典（香港版）

葉蔭聰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夢幻

「迪士尼」在許多人眼中是夢幻，但香港人眼中的夢幻，與美國人有點不同，「迪士尼樂園」出現在美國戰後的黃金時代，當然，也是冷戰年代，美國人沉醉在自己的夢裡。五年前，「迪士尼樂園」降臨香港之時，正是經濟危機的時候，過去只能以經濟奇蹟為傲的香港人，也進入身份危機，頓失感覺良好的名份，董建華與米奇老鼠握手，是想以夢想王國，填補身份缺失。

但迪士尼不是仙丹，成功與否無人敢寫包單，所以，香港人面對迪士尼，患得患失，時而投入美夢，時而拿出計算機計算箇中投資利弊，一邊等待入場，一邊計算何時才能賺回納稅人投下的幾百億。與其說是夢幻，不如說是精神分裂。

歡欣

「欣澳」位處陰澳，不少郊遊人士應該不會陌生。那兒靠海，有一排又一排浸在水裡的木頭，風景不錯。但是有了直通迪士尼的鐵路後，為何新站名不乾脆稱為「陰澳」﹖只要看一下「欣澳」的英文名字──「Sunny Bay」，便可知道答案。因為「陰」字不符迪士尼的陽光氣息，結果，反其道而行，取了一個很「陽光」的名字。

一般來說，開心與否，主要視乎人的心情。一個地方是否歡欣快樂，不是名稱可決定，不過，連一個地方也要裝扮得很歡欣，我想，人也不能倖免，大家只好為了這個夢幻多擠出點笑容好了。我們的面部肌肉也就算了，但可悲的是，大好的大嶼山也要裝扮得很歡欣，據唐英年說，各種主題的旅遊設施將在島上大興土木。

主題

迪士尼是一個主題公園，樂園裡也有不同的動畫故事主題，「主題」成為我們的關鍵詞。我們以為一切地方都有它的主題，可是，日常生活的地方總是很難以主題來分類，例如「家」，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在家工作，有人愛回家，有人害怕得要離家出走。而不少人更喜歡超越原定主題，例如商場的主題是閒逛購物，但偏偏有人喜歡在大熱天時到那兒靜坐「涼冷氣」。

不過，在迪士尼樂園，你也許無法靜坐，因為那不合符主題公園的「主題」，縱然你有千千萬萬個靜坐的理由。

流浪狗

迪士尼公園不會歡迎流浪，也不會歡迎流浪狗。

迪士尼工地的幾十條唐狗，最後亦要送到愛護動物協會作人道毀滅，因為夢幻不屬於唐狗，狗的歡欣不會兌換成鈔票，而流浪狗更不是迪士尼的主題。當然，電影中的斑點狗除外。

煙花

迪士尼的煙花特別多。

據說，煙花造成污染，迪士尼正想辦法補救。當年香港迪士尼上馬簽好約後，才說要做環境評估，評估當然過關，但想不到，今日煙花竟成絆腳石。其實事情很簡單，作為一位香港市民，我會乾脆叫迪士尼不要放煙花好了。

但是，沒有煙花的迪士尼，少了歡迎，扣不緊主題，不夠夢幻。

擬象（Simulation）

熱愛與批評迪士尼的人，都關心它所製造出來的幻象，或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說的「擬象」。愛它的人說，那是一個快樂、天真、無憂無慮的世界；憎恨它的人說，它在哄小孩子及幼稚的成年人。其實，大部分人都知道那是假的，誰不知道樂園裏的米奇老鼠都是人扮的？誰不知道樂園表面快樂、天真，為它賣命工作的並不是「人人常歡笑」？只是，明知是假的東西，我們可以當真的去消費，當真的去幹（這又讓我想起最近特首選舉的「鬧劇」）。

有人訪問過奧蘭多迪士尼世界的員工，他們大都對迪士尼公司充滿憤恨，形容自己在「在老鼠那兒幹活」（working at the rat），他們對這家企業的咒罵，比任何學者都來得惡毒；但是，他們卻很驕傲自己參與這個神奇幻象（magic），他們渴望用米妮（Minnie）的身分跟人家打招呼，多於以真面目示人（當然，公司也嚴厲禁止他們露出真面目），因為那兒沒有俗世的「殘酷一叮」，只有樂園。

香港版的擬象是：納稅人付了鈔，貢獻出青山綠水，再買過門票，經過欣澳站，拿出久違了的笑容，入場裝出歡欣笑臉，共同擬造世紀初的幻象。
米奇老鼠的魔咒
吳方笑薇

香港地球之友總幹事

香港最新的人工夢幻旅遊景點迪士尼樂園，已於九月開幕，但是「米奇老鼠」拖著一條「黑」尾巴，因為迪士尼樂園在規劃和建造過程中有著「黑暗」的一面。

樂園選址在香港最綠最俱生態價值的大嶼山，是香港最後的一片淨土。人工化的旅遊景點「移植」至這片大自然環境中，趕絕不單是珍稀的中華白海豚，其填海工程觸發魚苗大量死亡直接威脅育魚區漁民的生計。推土機、挖泥機、打椿機破壞大嶼山的寧靜和優雅，接踵而來的是人工湖、機動遊戲娛樂館、食品店、商場、酒店、公路、停車場、房地産、高爾夫球場．．．大嶼山失守了。

迪士尼對特區政府管治的諷刺

在選址的規劃階段，香港正處於經濟低谷，當局期望借助迪士尼樂園來救亡經濟，於是香港特區各政府部門大開綠燈，加快專案審批，把選址的環境評估斬件上馬，違反了環評法的精神。想不到由於偷步，反而得不償失。問題出在徵收一個舊船廠用地來建人工湖的過程中，未做好環評因而忽略了土地污染的風險，船廠舊址上發現三萬立方米的二惡英劇毒，需要香港納稅人多拿四億五千萬港元去挖走清理焚化。而更令人髮指的是「污染者」財利船廠賺取了十五億港元，而不用履行清理污染的責任，五年後的今天，香港司法部門還沒有繩之於法。

在米奇老鼠的魔咒下，迪士尼樂園的工程衝擊香港特區的環境管治：對環評法規精神的諷刺、對「污染者責任」原則的諷刺，以及對政府部門失職疏忽而不需問責的管理諷刺。而更大的諷刺，是違反了香港政府不干預、不偏袒扶持某一財團的自定原則。

還記得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間，上海、珠海和香港三地爭建迪士尼樂園。香港不僅向迪士尼財團提供免費土地、投資優惠、基建配套，甚至連特首和衆高官司長亦變相成為「推銷員」，與米奇老鼠手拉手與唐老鴨共舞。相對今天特區政府以不能偏袒某一行業為藉口，無心扶持本土廢物迴圈回收行業的低勞動人群，但卻寧願花上幾十億公帑興建焚化爐，一把火燒掉可再用資源。這種出爾反爾、雙重標準的做法如何解釋？

對財利船廠的污染者責任的追究下落不明，迪士尼樂園的監管透明度不足；政府與迪士尼作為投資者，監管者角色的衝突交待不全；迪士尼樂園的娛樂內容文化涵量沒有公開諮詢文化教育界；在急功近利的驅使下，特區政府進口西方的休閒概念、洋化的旅遊消費、機動化的娛樂模式。

誰賤賣了香港人的生態文化？誰出賣了香港人的利益？誰諷刺了香港的管治？當年代表香港人談判決定興建樂園的財政司司長和一衆高官應否作出交待？迪士尼樂園每晚燃放煙花的煙塵和噪音，可以掩蓋米奇老鼠對香港管治和法規原則的諷刺嗎？我們要求特區政府就以下事項作全面交待。

迪士尼需要交待的事項

1.
交待香港迪士尼樂園建造工程的總結報告

· 包括總投入的資金、土地、基建、優惠、宣傳等支出

· 列出因不可預見的生態污染和工程事故的額外支出

· 政府與美國迪士尼樂園財團對額外支出的責任承擔

2.
交待財利船廠污染的追究責任情況

· 提交事故詳細報告包括政府部門的責任承擔

· 提交尋求法律意見結果

· 交待追究責任的跟進工作和時間表（註：政府用十五億元徵收財利船廠舊址來建迪士尼樂園的人工湖和公路，又再花四至五億去清理焚化在船址上發現的三萬立方米二惡英毒物）

3.
交待迪士尼樂園「現時」監管的機制

· 現時哪些官員被委任入董事局

· 其監管職責範圍包括哪些方面

· 有沒有提供定期監督彙報

· 可否公開定期彙報

4.
交待迪士尼樂園「未來」監管的機制

· 會否檢討政府與美國迪士尼樂園財團的合作細則

· 會否委任新的官員和立法會議員入董事局（以前委任的官員監督樂園的建造，應該更換委任人來監管營運）

· 可否公開董事會議記錄和帳目

5.
開幕後的運作成本和收益預測
· 收支預測包括水、電、垃圾、污染評估

· 如何補償生態破壞、噪音空氣等環境影響

· 如何補償公衆損失享用大嶼山自然郊野的生態權益

· 會否捐出迪士尼樂園的某個百分比利潤支援生態文化保育工作，特別是大嶼山鄉郊生態文化的修復和維護工作？或成立「香港自然文化保育基金」

6.
交待為何對擴大北大嶼山郊野公園的承諾食言
· 九○年代中期，因建造赤臘角機場而填海破壞北大嶼山的生態，政府承諾以擴大北大嶼山郊野公園作為生態補償。事隔已差不多十年了，除了機場，還加建了迪士尼樂園，大嶼山承受的生態損失更大，為甚麽政府食言不作補償？請問曾蔭權先生如何處理？

7.
交待如何監督迪士尼樂園的娛樂、文化和教育內涵
· 請政府解釋為何沒有就樂園的內容諮詢公衆，特別是文化界和教育界人士

· 會否考慮成立一個「香港迪士尼樂園文娛教育監督小組」，邀請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和專家參與審議樂園的內涵：平衡洋文化和本土文化、平衡商業化與休閒精神文明、平衡成年人娛樂與青少年意識涵量是一份民族責任

總結

發展旅遊和經濟的同時，能夠不忘弘揚本土歷史文化、生態和精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這個民族才有希望。

消費社會的警號

孔令瑜

何謂「消費文化」

「消費」一詞最初的原意，是指買賣雙方的交易。賣方付出被視為經濟等值的東西，而買方獲取物品的一種供需活動。彼此交易乃建基於根本的物質需求，其項目不外乎是日常生活有關的食、衣、住、行。若再進一步闡釋，交易則可提升為為了滿足美學、知識、宗教、政治、文化等等非物質性需求的活動。無論如何，這兩種交易基本上皆預設了交易雙方的自主性──彼此對各自需求有清楚的意識，並能依其需求而 判別交易物的價值。消費文化，顧名思義，就是消費社會的文化，其基於的假設是：大眾消費活動隨著符號生產、日常生活體驗和實踐活動的重新組織。消費文化所強調的內容，是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慾，從而不斷擴大市場需求，促進經濟繁榮，並遵循享樂主義，鼓勵人們追逐眼前的快感，培養自我表現的生活方式，並發展自戀和自私的人格類型。
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後，機器替代人手將商品作大規模的生產，並因而衍生出供過於求的現象。生產過剩，貨品買不出去，製造商要面對減產或停產，直接影響工人的生計，社會整體的消費能力下降，進一步使市場萎縮，造成週期性的經濟衰退惡性循環。一九三○年代，全球工業國家出現經濟大蕭條，間接導致二次大戰的爆發。為解決生產過剩及消費力下降的問題，經濟學家建議以刺激消費慾、塑造消費文化的方法來保持持續的經濟繁榮，以縮短經濟衰退的週期。
「失自由」的消費文化

消費主義主要是透過廣告促銷，不斷向消費者推介商品，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慾及擁有慾。提供分期付款、信用咭、透支等付款便利，鼓勵消費者先使未來錢，並擴大其消費力。當我們對商品的依賴越大時，則金錢的依賴也越重，特別是年青一代，更會用儘一切方式去獲取金錢，以滿足消費慾望。「名牌」效應的塑造，成為消費者的身份象徵，使他們在心理上不斷追求擁有「名牌」的象徵意義，成為「名牌」的終身擁護者。不斷更新產品的設計和式樣，刺激消費者不停更替以示追上潮流，刻意削弱產品的耐用性，加速產品的更新週期，製造不同款式，不同類型的產品，滿足不同階級，不同身份的消費者口味。最後，消費文化為我們塑造了我們的胃口和想像，將我們的選擇範圍一再收窄（例如纖體，美白是美麗成功女性的「必備」；白金信用咭是事業成功人士的象徵等）而最終令我們失去了交易和消費的「自主」和「自由」。

消費再消費

誠如經濟學家所預期，消費主義確實能夠刺激經濟，促進市場繁榮及製造大量的就業機會。隨著經濟和科技發展，市民收入及生活水準不斷提升，對產品及消費的要求也相對提高。豐富的產品種類和數量，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選擇，亦能照顧到不同人士的品味要求。然而，消費文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亦不少，除了如上段所述，我們失去消費的自主權之外，消費主義最致命之處，是其不斷說服人們以購物來滿足慾望，以購買不必需之物品來抵消生活及工作帶來的壓力，有學生甚至戲言在考試過後，「瘋狂消費」是一個有效方式舒緩緊張情緒。

究竟消費是否必須？每年香港製造大量垃圾和廢物，究竟有幾多是透過所謂「瘋狂消費」而製造出來？當傳媒報道通縮或經濟增長指數時，每每會加入市民消貴意慾作為指標。當市民消費意慾增強時，經濟的發展是否就較為理想？二○○三年沙士時期，市民購買意慾下降，傳媒影響當時香港經濟消條，一片灰暗暗的景象。然而，在前途未明朗時，我們或許才會嚴肅地再反省一下，究竟目前這些商品是否非買不可，是否有其必要性？潮流目前所推動的商品，對我們本身是否有實用價值呢？可見，在消費文化裡，商家的角色不僅是供應貨品，而且還建構了貨品的「價值」，進而塑造消費者的物品和人生意識形態，致使他們的消費行為不是出於清楚和清醒的自主意識，而是受制於商人們所構造的意識形態網絡裡的非自主性行為。

媒體消費

法國學者羅蘭巴特（R.Barthes）曾說讓人產生慾望的不是商品而是品牌。形色色的廣告商品，不同產品的品牌，每天包圍我們。電視、電台、互聯網、電郵，鋪天蓋地，甚至連幼小的孩子也被牽連其中！電視中鎖定兒童的廣告，不斷地告訴孩子：你「需要」這項產品，擁有這項產品將使你輕易獲得同儕認同，套句時興的廣告語便是：「這是一定要的啦！」。然而，兒童真的「需要」這些東西嗎？或者，這些「需要」其實是被創造出來的呢？廣告的作用是宣傳商品，商品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廣告的內容其實多少反映一個時代的特性、人的生活模式和心態、消費文化，人們以消費多少，怎樣消費，決定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透過廣告不停的叮嚀提醒，產品不斷的更新，消費也跟著持續進行，汰舊換新成為常態，同時也將人們過度消費而產生的罪惡感合理化，催眠人們繼續購買的行為。Hello Kitty磁貼作為便利店贈品，便幾乎成為全民流行運動、咖啡頓時成為特殊的人文品味、「I」廠牌的傢俬及家庭用品也成了新興的室內流行美學。
不知不覺間，消費已經成為一種制度。以前的社會，我們會根據自己的能力和需要才購買，今天是靠「購買」來生活，「購買」成了我們的生活目標，每月發薪金時第一時間是去購買「名牌」手袋，或以大部份薪金供付有會所及泳池設施的「豪宅」？「購買」已成了一種近乎強迫性的行為。

不少文化研究和社會學者近年來開始提出警告，一個過於強調消費主義和消費文化的社會，最終亦會消弭了人們對社會的關心和對社會事務參與的熱誠。市民對民主社會體制的爭取，漸漸被商場和網上購物，看戲唱K等取代，而對公民權利的實踐，爭取社會公義和民主的聲音亦會顯得更脆弱和無力。
迪士尼帶給我們豐盛的生命？

胡露茜

香港基督徒學會總幹事

當政府、商人和傳媒每天不斷提醒我們全球第五個迪士尼樂園將於今年九月降臨香港大嶼山的竹篙灣之際，一些基督教團體亦看準迪士尼可作為福音的禾場，積極籌辦不同形式的訓練班和異象分享會，藉此培訓更多信徒學習如何向遊樂場內的遊客傳福音，使他們在遊樂之餘亦能認識生命最大喜樂之源──耶穌基督。

教會應關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衝擊和威脅
然而，基督徒的宣教使命是否只停留於口傳基督，而漠視經濟全球化帶給人類社會的衝擊和威脅？近年許多關注全球化的團體批評迪士尼所創造和推銷的歡樂背後其實隱藏了許多問題：例如人工化和單一化的旅遊生態迫使更多人生活在貧窮邊緣，危害生態環境的持續發展，剝削勞動者，以及破壞文化的多元性，令原住民的生活境況每況愈下等。

近年，不少普世教會的組織亦警覺由跨國經濟體系所主導的娛樂企業，不但使主導的西方文化不斷擴張，更令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兒童、婦女和工人成為犧牲品。因此，他們提出教會作為基督福音的傳遞者，應對現存的全球化經濟發展所鼓吹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提出批判，更重要的是從宣講基督的愛到伸張公義的社會實踐，願意與受苦的民眾分擔憂患，團結一致。這樣，才是教會從事宣教的真諦。

究竟基督徒如何檢視迪士尼所幻化的「樂園」對香港社會文化造成的衝擊，從而為教會探討更適切的神學反省和社會參與的方向？

迪士尼對香港社會文化造成衝擊

首先，我們要認識迪士尼世界所幻化的一切美好的想像，如快樂、愛情等，都不是真實可信的。它只是一些出售的商品，只可以被購買，不可以彼此分享。試想有多少一家三口的家庭可以支付接近一千港元的昂貴票價到迪士尼暢遊一天？可是，在傳媒廣告的洗腦式宣傳下，不單小朋友對這神話深信不疑，就連成年人亦會代入這個夢幻的世界中，尋找片刻的刺激和歡樂。但我們必須明白這種消費模式只會繼續視人的擁有（having）比存有（being）更為重要。因此，沒有能力成為「正常」消費者的窮人，便意味著是社會的失敗者，被社會所排斥和摒棄。

此外，迪士尼樂園內的節目和操作，是經過一種精心策劃而設計的，包括卡通人物的形象，標準化的商品和食物，員工劃一整齊的裝扮、笑容和接待的態度等。這種強調高效率服務和劃一化的閒暇工業，不僅進一步令經濟邁向全球一體化的規劃，更透過規管閒暇消費的方式，將人對餘閒的想像和創意，變成集體和機械式的消費活動，主要目的只是為了「刺激經濟」，而非針對消費者作為一個人對閒暇的真正渴想和需要。

第三，迪士尼作為一個超級的跨國企業，全球擁有超過兩萬多個供應商及無數的外判工場。產品的種類繁多，其中包括各式衣服、飾物、玩具、帽、鞋、文具等，現時絕大部分的生產線分布在亞洲多個發展中國家，這些地區政府為了「刺激經濟」，不單將市場開放，更提供多種優惠條件，壓低工資，使勞動成本降低，以適合迪士尼這種勞動密集的生產。

迪士尼為了順應消費者運動的要求，亦曾推出一套生產行為守則，承諾禁止產品生產商僱用童工、暴力對待和歧視工人，並應允保障工人的職業安全健康和依法給予最低工資，但一些民間組織卻證實迪士尼對守則內對工人工作條件的承諾並沒有兌現。

在香港，政府和支持者經常強調迪士尼會為我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然而這神話忽略了一點，就是對那些為了生存而忍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者而言，他們面對的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關乎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的問題。從基督宗教的精神出發，我們更要指出經濟發展的目的，並不是使少數人囤積更多的財富，而是讓人人活得豐足，社會變得更和平與公義。

最後，迪士尼企業除了造成以上的社會和文化問題之外，另一群最受影響的人便是居住在迪士尼附近的居民。自從政府選定了大嶼山作為興建迪士尼的地點，整個東北大嶼山便被迫成為一個以迪士尼為中心的「旅遊天堂」，一切的社區設施和建設均以每日三萬遊客的需要為依歸，至於當地的居民──尤其是貧困社區的居民──的需要便會被犧牲。

迪士尼扭曲人性、破壞上主創造的美好世界

對基督徒而言，以上列舉的問題除了提醒我們關注迪士尼對本地社會、經濟、文化造成的影響之外，我們更需要用靈性的眼光重新檢視迪士尼夢幻世界對人性的扭曲和對上主所造的美好的世界的破壞。

當迪士尼的夢幻世界不斷將生命的價值縮減成市場導向的消費活動時，教會更需要重新肯定上主所賦予所有創造物的生命的尊貴和榮耀。耶穌說：「我來，是使所有人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盛的生命。」（若十：10）因此，教會在世的工作就是要參與創造一個公義、平等與和諧的社會，消除一切人為的歧視、排斥、剝削和壓迫，讓人透過真正民主參與的生活，建立彼此互助團結的社區。

基督徒相信要達致豐盛的生命，我們必須走出個人主義的捆鎖，進入上主藉耶穌基督的犧牲與復活，為我們預備和重新訂定的新的盟約，當中處於社會邊緣的窮人和被強權欺壓的弱勢者都會成為上主國度的子民──是上主合作的伙伴。在這國度裡，經濟發展不再是建基於個人的成就和財富的囤積，而是生命之間的分享和團結。

身為基督徒，我們清楚明白迪士尼並不是合乎上主心意的選擇，因為它不能為人帶來豐盛的生命。我們除了繼續以批判的聲音和行動反對政府及大財團的不負責和短視的發展政策之外，我們更要誠實和勇敢地正視個人對夢幻世界的慾念，並積極尋求以人為本和尊重生命的另類發展的生活實踐。這是一種新生活的開始，只有當我們刻意留心不要囤積太多，並願意用心的去生活，去實行愛上主和愛鄰如己的樣式，我們才真正明白豐盛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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